破解数字化重构的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柔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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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探讨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形成机制，以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从战略柔性的视角构建数字化重构商业模式创新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过程机制模型，以长三角463家企业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具体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战略柔性中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数字化显著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也显著调节商业模式创新经由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越高，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就越强。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要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加强战略柔性，以更好地适应动态环境、提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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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phering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Digital Reconstruction: Power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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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discusse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the process mechanism model of digital re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ffecting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data of 463 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us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for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influence path.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iz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trategic flexibil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digitaliza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also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rough strategic flexibility;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rough strategic flexibility.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apacity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so as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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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自数字经济发展以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的快速应用推动了数字革命的进行，数字产业化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的数字化程度需快速提升[2]。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创造了大部分就业机会，其能否实现数字化直接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许多企业拥抱数字技术，但成效甚微[3]。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仅借助单纯的组织资源和技术难以适应高度变化的环境，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加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的融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在不断重塑组织的业务生态与价值创造方式[4]，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与应用有助于企业产生新的产品与服务来获取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数字化也给企业带来了压力，带来了许多破坏性的变化：数字化的应用使得企业的行业边界趋于模糊，原有的行业规则也被打破，使得现有的商业模式过时并被新的商业模式取代，导致已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面临着新加入竞争对手的威胁[5]。2019年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造成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与发展路径遭到破坏，为在VUCA（乌卡时代）市场环境下化危为机，数字商业模式由此应运而生。Martín-Peña等[6]、Verhoef等[7]提出，数字商业模式是指数字技术从根本上影响了企业构建和开展业务的方式，从而为客户、企业本身及其合作伙伴创造价值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字化驱动创新商业模式，如阿里巴巴、爱彼迎等数字原生企业依托数据之上的网络效应进行业务扩张，并不断跨越既有的产业边界进入新的领域，创新商业模式，成为行业中的核心企业。然而Giotopoulos等[8]研究发现，由于数字创新日新月异，企业现有的资源、能力难以与数字化产业需求相匹配，因此在采用新技术进行数字化商业模式变革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数字技术发展正在改变商业模式，改变了企业进入市场和创造价值的方式，促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生成；数字转型致使产品、功能和合作伙伴网络的调整，并推动商业模式的演变[9]。研究表明，积极使用数字技术改进业务流程的企业比那些使用少量数字技术的企业创造了更多收入[10]。然而有研究如罗兴武等[11]、李鸿[12]、迟考勋等[13]发现，随着“工业4.0”的发展，数字技术迅速普及应用，企业必须应对数字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如企业现有的资源、能力如何应对数字机遇的需求、企业如何采用新技术来进行数字化商业模式变革。目前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持续关注，但对战略柔性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独特机制的研究尚显不足。在不断动荡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企业要想在数字化转型深入拓展和多样化需求迭代升级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则须具备快速适应环境变化、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柔性，即企业在数字化商业模式变革的进程中需要及时应变，快速整合内外部资源[14]，进而实现自身资源与数字化变革过程中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若企业无法快速应变建立核心资源和技术优势来匹配数字化商业模式，将被竞争对手追赶超越，影响企业发展。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需要具备很强应变能力以迅速整合资源来构建新的商业模式组织活动，才能获取高水平收益。
综上，本研究针对数字化商业模式研究存在的战略柔性缺口构建研究框架，具体分析如下问题：（1）数字化影响商业模式的具体路径是什么？（2）战略柔性是否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3）数字化是否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2.1.1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化是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实现对企业业务流程和组织的重构[15]。数字技术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的新技术驱动[16]。Mort等[17]和Parida等[18]认为，数字化通过价值创造过程、价值主张过程和价值捕获过程来创新商业模式。数字化创造价值体现为数字化帮助企业创造新产品、开拓新业务，数字技术的使用与集成减少了组织的路径依赖，为企业创新业务模式带来了选择[19]。价值主张过程体现为数字技术为企业提供了开发和适应新价值主张的机会，增加了灵活性，如互联网、物联网和在线支付等技术的出现和使用使得企业、消费者和设备之间能够进行互动，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购物行为，推动了电子商务等商业模式的发展。价值获取过程体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减少了企业对物理基础设施和资产的需求，促进了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的建设，增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及其他合作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减少了沟通协调成本，进一步形成了网络效应带来的规模经济，如优步提供较低价格的出租车服务应用程序重塑其产业结构，以基于平台的新方式创造和交付价值，为客户提供了更多便利。基于数字化与大数据分析，企业可以分析用户在线和购买行为的相互依赖性，改变与客户、供应商互动以及提供服务和集成信息技术系统的方式，产生了新的数据驱动的收入模式。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
2.1.2  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
商业模式创新是有意识地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或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客户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20]；或通过改变价值创造的方式，赋予企业新的竞争优势。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生态的持续演化使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日趋动荡，原有的商业模式难以构筑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关键手段之一。企业要想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需要不断革新现有的商业模式[21]，通过改革为客户创造全新的价值。江积海等[22]、陈菊红等[23]研究指出，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可以为客户重新设计产品或服务，提供新的产品、服务和体验，从而以快速、高质量的方式满足顾客的多样化个人需求，进而提高客户忠诚度；有研究指出，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改变现有的生产流程和运营方式，实现与供应商和客户新的交易和利益分配方式[24]；还有研究指出，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新资源，通过再造资源交易的方式赋予企业新的差异化竞争优势[25]。因此，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创造和获取新的价值，从而推动企业实现更高的绩效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商业模式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2.1.3 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战略柔性强调资源的灵活使用和资源使用过程的重新配置，体现了企业在应对瞬息变换的环境时决策反应的柔性[26]。本研究认为，战略柔性在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首先，商业模式创新会影响战略柔性。一方面，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会通过结构和文化来影响战略柔性[27]；而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尝试潜在变化，加速更新产品和服务要素的模块化结构，进而促进战略柔性的提高[28]。另一方面，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价值提供创新和价值架构创新对管理能力、企业资源柔性具有积极影响[24]。Bashir等[29]研究得出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绩效和战略柔性的重要预测指标，商业模式创新和战略柔性紧密相关。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可以在动荡环境中生存，但商业模式的灵活性直接影响其竞争优势的获取，因此企业需要在竞争环境中保持战略柔性。
其次，商业模式创新引起的战略柔性会影响企业的绩效表现。在动态的市场行业环境中，战略柔性有助于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快速适应环境，迅速识别和把握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从而及时作出改变组织决策和战略的行为，提高企业绩效。具体表现为：战略柔性被嵌入到组织的操作资源过程中，促使企业改变和调整对组织资源的使用，以创建战略选项组合来应对客户偏好、竞争对手行动和其他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从而获取竞争优势；高战略柔性可以增加产品定制，提高交付绩效和减少反应时间[30]。在数字商业模式背景下，企业可以借助战略柔性开拓新的市场机会，因此倾向于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增强战略柔性，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绩效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战略柔性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2.1.4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在大数据背景下，企业要在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立足，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挑战了企业现有的商业模式，并成为企业绩效进一步增长的驱动因素。Kohtamäki等[31]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数字化在促进企业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使企业能够应对复杂市场竞争的挑战，数字商业模式对企业的资源配置产生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而影响与商业模式创新匹配的企业战略柔性，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价值获取和价值创造。IT是战略灵活性的关键使能因素，企业依靠IT实现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32]。迟考勋等[13]、Adrodegari等[33]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力是增强组织战略柔性的有力武器，互联网、数据等IT应用可以使企业迅速获取、掌握有价值的新知识，更好响应客户需求和对接新市场机会。拥有高水平数字创新能力的企业可以集成和链接IT支持的流程和活动，从而实现更大的战略柔性[31]。如果有两家企业都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化程度更高的企业将享有更多的选择，因此可能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战略柔性[31]；类似地，如果有两家企业拥有同等水平的基础设施但核心竞争力的数字创新能力不同，则数字化能力较弱的企业将可能具有较低水平的战略柔性[34]。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化正向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商业模式创新对战略柔性的影响；反之越弱。
战略柔性在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且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企业数字化程度更高时，商业模式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正向作用更强，因此，进一步推论：战略柔性在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会受到数字化的影响，即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创新商业模式，导致战略柔性的增强，从而使战略柔性传递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可能会增强。因此，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即商业模式创新经由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大小取决于企业的数字化程度。综上分析，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5：商业模式创新经由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受到数字化的调节，数字化程度越高，商业模式创新经由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越强；反之越弱。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2  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和电子问卷两种渠道进行数据收集，样本来自苏浙沪等长三角省市，主要涉及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共发放问卷750份，共回收问卷502份，其中实地调研回收202份，电子问卷回收300份。最终通过筛选得到有效问卷463份（以下简称“样本”），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1.73%。样本的特征分布如表1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指标
	类别
	占比
	指标
	类别
	占比

	职务等级
	普通员工
	26.3%
	企业年限/年
	≤1
	7.8%

	
	基层管理者
	42.8%
	
	2～5
	33.7%

	
	中高层管理者
	23.3%
	
	6～10
	35.4%

	
	所有者
	7.6%
	
	≥11
	23.1%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0.8%
	企业规模/人
	≤50
	33.3%

	
	专科
	31.7%
	
	51～100
	27.2%

	
	本科
	47.1%
	
	101～500
	29.2%

	
	硕士及以上
	10.4%
	
	＞500
	10.3%

	企业所有制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16.8%
	所属行业
	农业
	7.8%

	
	民营企业
	65.2%
	
	制造业
	21.8%

	
	其他
	18.0%
	
	服务业
	68.5%

	
	
	
	
	其他
	1.9%



2.3变量选择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借鉴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柔性、数字化、企业绩效4个变量的有关成熟量表进行问卷设计。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从1到5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利用SPSS与Amo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并使用了层级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变量具体包括：
（1）商业模式创新（B）。采用由Clauss[35]创建、郭海等[36]结合我国数字化情境和制度环境改良的商业模式创新量表，包含8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7。
（2）战略柔性（S）。采用裴云龙等[37]的量表，包含5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2。
（3）企业绩效（P）。采用谢洪明等[38]提出的企业绩效自评量表，包含12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1。
（4）数字化（D）。采用Kohtamäki等[39]基于服务管理的四维度量表，包含15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9。
（5）控制变量。考虑到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将企业年限、企业所有制、行业和规模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分析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使用Amos软件检验各变量的区分效度，分别对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柔性、数字化和企业绩效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四因子的拟合模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明显优于其他3个模型，表明本研究的4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IFI
	TLI
	RMR
	RMSEA

	四因子模型
(B;S;D;P)
	1 276.865
	734
	1.740
	0.951
	0.951
	0.948
	0.026
	0.040

	三因子模型
(B+S;D;P)
	1 450.354
	737
	1.968
	0.936
	0.936
	0.932
	0.031
	0.046

	二因子模型
(B+P;S+D)
	2 207.706
	739
	2.987
	0.868
	0.869
	0.861
	0.044
	0.066

	单因子模型
(B+S+D+P)
	2 557.924
	740
	3.457
	0.837
	0.837
	0.828
	0.045
	0.073


注： 1）B代表商业模式创新，S代表战略柔性，D代表数字化，P代表企业绩效。2）+表示融合。

3.2  相关性分析
从表3可知，商业模式创新与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显著正相关，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初步证实了研究假设。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公司行业
	　1.000
	　
	　
	　
	　
	　
	　
	

	2.企业所有制
	0.049
	　1.000
	　
	　
	　
	　
	　
	

	3.企业年限
	−0.114*
	−0.121**
	　1.000
	　
	　
	　
	　
	

	4.企业规模
	−0.286**
	−0.101*
	0.456**
	　1.000
	　
	　
	　
	

	5.商业模式创新
	0.059
	−0.082
	0.029
	0.079
	　1.000
	　
	　
	

	6.战略柔性
	0.029
	−0.089
	−0.004
	0.101*
	0.712**
	1.000　
	　
	

	7.数字化
	<0.001
	−0.120**
	0.021
	0.219**
	0.716**
	0.688**
	　1.000
	

	8.企业绩效
	−0.089
	−0.115*
	0.041
	0.234**
	0.657**
	0.754**
	0.762**
	1.000

	平均值
	2.650
	2.011 
	2.740
	2.170
	0.031 
	0.030 
	0.027 
	0.028 

	标准差
	0.651 
	0.590 
	0.901
	1.007
	0.716
	0.744
	0.711
	0.752


注：*、**分别表示P<0.05、 P<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分析 
参考Baron等[40]的做法检验战略柔性的中介效应。其中，【修改内容并未清晰阐明各模型的三要素：标目、变量和关系！】模型1用于验证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回归系数，结果可见数字化积极影响商业模式创新（β=0.743，P<0.001），H1得到进一步支持；模型2代表战略柔性的零控制变量零模型；模型3中商业模式创新对战略柔性有积极影响（β=0.711，P<0.05），H2得到进一步支持；模型4代表企业绩效的零控制模型；模型5、模型6分别验证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模型结果可知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β=0.644，P<0.001），战略柔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β=0.733，P<0.001）；模型7为引入战略柔性中介变量，结果显示商业模式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0.644（P<0.001）降为0.250（P<0.001），表明战略柔性部分中介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此H3得到了支持。
表4  变量的层次分析结果
	变量
	商业模式
创新
	战略柔性
	企业绩效
	战略柔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所属行业
	0.037
	0.004
	−0.061
	−0.020
	−0.078*
	−0.022
	−0.044
	−0.061

	企业所有制
	0.003
	−0.085
	−0.030
	−0.098*
	−0.048
	−0.036
	−0.032
	−0.011

	企业年限
	0.064
	−0.072
	−0.059
	−0.092
	−0.080*
	−0.039
	−0.047
	−0.016

	企业规模
	−0.101
	0.126*
	0.051
	0.260***
	0.193***
	0.168***
	0.164***
	−0.034

	商业模式创新
	
	
	0.711***
	
	0.644***
	
	0.250***
	0.483***

	战略柔性
	
	
	
	
	
	0.733***
	0.555***
	

	数字化
	0.743***
	
	
	
	
	
	
	0.375***

	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化
	
	
	
	
	
	
	
	0.079*

	R2
	0.524
	0.020
	0.516
	0.070
	0.477
	0.596
	0.626
	0.582

	调整后 R 2
	0.519
	0.012
	0.511
	0.062
	0.472
	0.592
	0.621
	0.575

	F
	100.617***
	2.391*
	97.372***
	8.639***
	83.476***
	134.881***
	181.907***
	90.341***


注：***表示P<0.001。下同。

3.4   数字化的调节作用分析
[bookmark: _Hlk112104119]通过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数字化是否调节商业模式创新对战略柔性的作用。根据表4中模型M8结果可以知道，商业模式创新与数字化的交互项对战略柔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9，P<0.05）。进一步绘制数字化的调节效应图（见图2），可见当数字化程度较高时，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显著促进战略柔性；而当数字化程度较低时，商业模式创新对战略柔性的作用降低。因此，H4得到了支持。





【图内：纵坐标标目字的方向不符合规范要求！请阅读我刊相关规范】

图2  商业模式创新与数字化对战略柔性的交互作用

3.5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借鉴Edwards等[41]的研究，通过使用Bootstrap方法来检验战略柔性中介于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大小是否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数字化的影响。如表5所示，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在数字化程度比较低时为0.249 4，在数字化程度较高时为0.316 4，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表明数字化变量无论是取低值还是高值，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因此，H5得到验证。
表5  战略柔性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取值
	效应
	标准误差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低值
	0.249 4
	0.042 7
	0.164 4
	0.333 1

	高值
	[bookmark: _Hlk53756158]0.316 4
	0.055 8
	0.214 5
	[bookmark: _Hlk53756196]0.429 1

	均值
	0.282 9
	0.040 5
	0.203 5
	0.361 7


4  结论与启示
4.1结论及讨论
商业模式创新对于企业构筑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同。随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日益加强，仅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不能持续获取竞争优势，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手段之一[42]。因此，如何驱动企业开展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并促进企业绩效已成为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对于数字化环境下商业模式创新形成机制的探讨，响应了Ciampi等[43]、 Ranta等[44]学者对于大数据分析能力、数字技术催化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呼吁。本研究基于数字化变革环境，采用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等变量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作用企业绩效的过程机制模型，借助对长三角地区463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激励作用，是推动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核心力量。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从价值创造、价值捕获、价值主张过程创新商业模式，采取全新的运营合作形式，更好更快地响应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可以为客户传递和创造更多、更高的价值，有利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抢占行业先机；商业模式创新力度越大，企业价值创造的成效越大，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
第三，战略柔性在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商业模式创新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有部分作用是通过战略柔性进行传导的。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形成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进而直接促进企业绩效提高；同时，在动荡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仅依靠商业模式创新不足以抵挡竞争对手的追赶，企业需要调整战略柔性来灵活配置自身资源和能力，实现价值创造与获取，进而切实提高企业绩效。
第四，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与低程度的数字化水平相比，较高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更有力地支持企业采用数字技术、整合资源进行组织和业务流程创新，增强商业模式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正向影响。
第五，数字化能够显著增强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间接作用。较高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更有力地支持企业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有利于增强商业模式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正向影响，进而通过战略柔性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反之，会减弱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战略柔性的作用，使得企业绩效相应减弱。数字化的这一调节关系，正是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战略柔性提升企业绩效的外部环境条件，这为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4.2 管理启示
第一，注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是提升企业绩效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有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并保持竞争优势。同时，商业模式创新的实施也需要资源、能力的支持，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可以补充服务和产品创新，以保持自己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但要想实现行业“领头羊”地位，则需要资源、技术和能力的支持。
第二，加强企业数字化能力建设。数字化发展正在推动改变商业模式，数字技术的使用正在改变组织的结构和业务流程，如为员工工作赋予灵活性，可以突破时间、地点限制的远程办公，以及助力部分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维持运营等，企业要积极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业务和产品流程，不断融合数字要素与商业模式要素推动商业模式结构演变。
第三，提升企业战略柔性能力。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市场环境下，企业需要具有战略柔性来快速响应竞争威胁；同时，企业要想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获取高绩效，离不开战略柔性。例如，共享单车企业ofo、摩拜单车虽然开创了很好的商业模式，但由于资源限制只能以失败告终；相比之下，哈啰单车的成功则得益于其经营策略的快速应变，通过与支付宝开展战略合作迅速获取资源和资金的支持。由此可见，战略柔性十分重要，企业需要审时度势，不断优化组织框架，使企业发展变得更加灵活。
4.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中考察的是横截面数据，对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柔性、数字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未作进一步检验；此外，考虑的是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数字化量表是借鉴国外较成熟的量表。未来，可基于中国情境进一步拓展数字化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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